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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羊 子子

羊子，本名杨国庆，羌族，籍贯四川理县，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高级研讨班学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少数民族
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文学创作一级，现任职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汶川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著有诗集《一只凤凰飞起来》，散文集《最后一山
冰川》《岷山滋养：一个真实的汶川》，长篇小说《血祭》（合著）等8部作品。

生活在这个人世间，每个人都会有许许多多

沉浮不已的感受，有漫不经心的，也有刻骨铭心

的，有夸大其词的，也有举重若轻的，但是归根结

底，都宛若新陈代谢一般自然而然，各自平凡。往

往，心地善纯的人，会发自肺腑地道出一句：且行

且珍重！

是的，且行且珍重。行，就是行走，引申为度过

人生；行，也可以是能干，引申为出色。人的一生，

无论寻常平庸，抑或超拔卓越，都需要珍惜尊重一

生只有一次的生命，不管他是寿比南山，还是朝菌

蟪蛄。多好啊！且行且珍重。生命里满满的都是慈

悲，温婉和祝福。

对我这样的一个人来说，更多的是幸运与感

恩，因为我生活在眼前这个时代，一个继往开来、

改革创新的好时代，也因为我生活在汶川，一个举

世瞩目、大爱托举涅槃重生的好地方，更因为我的

肉体和心灵、理想和现实、责任与使命，从我的家

庭、我的族群、我的祖国，一日日一年年地走过来。如果没有这

个拨乱反正、与时俱进的大好时代，如果没有这个即便捉襟见

肘却始终不言放弃的慈母家庭，如果没有这个从远古茹毛饮

血、披荆斩棘、辗转迁徙、且牧且耕中走来的铿锵族群，那么，我

的生命将必然是危机四伏、朝不保夕，又若飘蓬，无处安身，遑

论人生追求、生命意义？

出身学子，我从乡村出发，经过城镇，初为人师，再为学者，

一路走来，沐浴阳光，受到诸多期许、呵护、培养和关爱，源源不

断如身边这条朝夕相处的、从七千万年前奔腾而来的岷江，即

便遭遇冰川地震、重山团围、道路阻塞，最终也要奉献出后来必

将久负盛名的天府之国一样，幸运的我无时不感恩，不愿不担

当，写诗便是最好的途径和方式。

因为民族，因为家庭，也因为时代，我不断受到滋养和鼓

舞。民族庇护我，家庭希望我，时代塑造我，我的生命因此丰硕

而挺拔，感触幽深而宽广。每每行走在重建新生的汶川，眼里辉

映着意气风发的汶川风姿风采，欣赏着身边每一栋高楼、每一

处绿化的草木，春花秋月，四季如歌，山水依依，让我的心啊激

动不已！

汶川是一所大学。

这真是一处很好的大学，但不是通常那种教育培训机构性

质的大学，多多少少有点《大学》《中庸》那个大学的味道。研读

生活在汶川大地，我自然而然进入到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

化、哲学、美学、建筑、音乐、地质、地理、艺术、民族、考古等诸多

领域学科的生动现场，而且，抬头可观浩瀚星空，临水识得海运

鱼汛，登峰迎送万象风云，使得我这个出身低矮的生

命，竟也生出沧海桑田、静静巍峨的等闲气度，不敢

懈怠先天的安排和后天垂怜。

于是，我创造——

生活中，我早已脱离方言口语那种破破烂烂的

零星表达，早已摒弃邯郸学步、鹦鹉学舌的恣情模

样，我在思想的镜子里不停地观察自己创作的容颜，

一点点剥离诗歌表达的同质化脸谱，十分快意，而且

受用，然而，痛苦随即漫上身来，但见群山依旧，读者

如斯，这才发现我与他们分别得太久太久。这是一道

崭新的命题。一方面，我得袒露自己的写作风格和作

品血型，一方面我还得深爱脚下这片古老又新生的

土地，深深挖掘这片家园上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子

子孙孙的信念和理想、人生家国的情怀。一路坚定，

一路精进，渐渐奉出《一只凤凰飞起来》《汶川羌》《静

静巍峨》等自成体系的诗篇，眼下又汇成诗集《祖先

照亮我的脸》。

从这些诗集，不难看出人类文明的基因在我这个诗人心灵

家园中的传承与创新。这部诗集对“祖先”意象的选取，绝不仅

限于人数在30万左右的这个母族羌族，事实上有更多的指向，

应该是华夏祖先、炎黄祖先，当然，也不是绝对地排除东方家园

以外的祖先，但在这部作品抒写的立场和主张中，一定是遗传

和哺育“我”精神与肉体生命的这些祖先。诗歌的字里行间自然

散发着“我”这个诗人热烈浓郁的赤诚和钟爱。诗集中分辑“时

间擦拭这些美”“抵达你有多难”“山峰撕下云和雾”“撤掉那盏

聚光灯”这四部分，一如往昔遴选诗篇的用心，让不同的肢体结

构去实现各自矫健成熟的功能，也就是说，我将自己生命中无

法割舍的，与祖国、与族群、与理想、与现实、与历史的虔诚交

心，转世复活到诗篇本身的形体形态和节奏节拍之中。

我想念我的祖先——每一代的、每一个具体的祖先，虽然

他们的青春和面容早已湮灭在历史长河的底层，但是，他们的

心跳在他们一生的信仰和追求中，实现了最最美好的遗传、启

迪和暗示，让我这个儿孙无意倾听而魂牵梦绕，叫我这个诗人

叩拜受惠而剥去虚妄与矫情，说出他们甜美的梦境和舒心的微

笑，抑或咳嗽，或者伤痛。那么，我的活着便是祖先的活着，同时

也是儿孙的活着。我幸运的人生，幸运地扮演着我生命之前和

我生命之后，这两方世界、两岸亲人思念相逢的桥梁和广场，见

证着他们载歌载舞，手牵着手，心连着心。

因此，我的脸就是祖先的脸，也是子嗣昌盛、和睦安康、幸

福创造的脸，而我的诗就是我的心，咚咚铿锵在岁月的胸膛，唱

和我的诗学，从芜杂到纯粹，从幽昧到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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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舍，上世纪70年代生于新疆，维吾尔族，现居银川。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民
族文学》《天涯》《青年文学》等刊物。出版长篇历史小说《乌孙》，短篇小说集《核桃里的歌声》
《奔跑的骨头》《飞地在哪里》，散文集《流水与月亮》《白蝴蝶，黑蝴蝶》《撞痕》，随笔集《托尔斯泰
的胡子》。2010年、2011年获《民族文学》年度散文奖，2014年获《民族文学》年度小说奖。

阿阿 舍舍

无论走得多远，离开有多久，没有人能够摆脱

自己的出生地。

我出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角上的一个绿

洲小镇，正像多次写到的那样：“即使到了今天，在

很多人的眼睛里，那里仍然是世界的又一个尽

头……四际遭沙漠和戈壁围袭，常年天干地燥，稀

疏的草木挡不住尘土的浑黄，反被尘沙层层覆裹，

只有一场遥遥无期的暴雨，才能归还它们以本来

面目，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天，即便我怀着至

深的柔情去回想我的出生地，它也仍然是荒凉和

令人忧惧的。从记事起，我就知道这样一个事实，

但凡能有别的选择，那里的人们都希望摆脱和离

开它，去往一个更适合栖居和生息的地方。

人生来无公平可言，倘若硬要去问它在哪里，

恐怕只在那些触发存在的随机性与偶然性里，因

为那是人人共有的。天地造化亦是如此，日升月落，苍海桑田，

有自然赋形的山林与湖泊，有古来富庶的水乡与都府，就有荒

蛮僻远的戈壁与沙漠，而我恰好在一次社会运动的时间段里降

生在被称为世界第二大沙漠的东北角上。现在的天文学与物

理学已经能够让我们相信，这样的安排是由一系列偶然所组

成，并非什么命中注定。而所谓的命运，也是由一次次跳动的

连续的偶然所构成，于是，生命的美与贵重便绽放在这些瞬息

即逝的偶然性里，生命的壮阔也正是因为这些生生不息的偶然

性，才得以呈现和长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唯有如此想象自己的

到来和出生地，我才能与我的小镇、世界以及时间建立起一种

从容的、开放的、具备创造力和更多可能性的关系。这样说的

意思是，当记忆与笔触一次次回探到我的出生地时，简单的怀

乡和忆旧是解释不了我所描述的那些图景、人物和事件的。

我想我是在努力回到生命的源头，竭力打开身体的每一种

感官，尽我所能地嗅闻、凝视和辨认，眼前与身后——凡我所能

感受到的生命是如何开始、存在和消失的，这当然也包括对自

我的察看与审视。而我驻足与流连最多的地方，现在来看，大

多属于当年最令我痴迷、振奋、不解和畏惧的时刻，不管面对的

是一个具体的人、一处特别的景观，还是一起日常事件，抑或一

次意外遭遇，世界与我自身就在这些特殊的时刻发生了裂变与

反应，一些确凿无疑的事情突然坍塌，一些隐身的事物訇然显

形，一些平俗之物刹时有了意味深长的隐喻，一些惯常所见的

面孔猛然变得陌生，而世界、他人以及自我，皆在这种回望中有

了一种甚至多种被重置的关系。那些蒙着灰尘、看似已经老旧

的时光与往事因为我的回望而移动了它们原本在现实中的位

置。但这绝非虚构，它是一种重新看见和发现，一种类似于打

破平面的举动，让那些被注视的面孔与事件，经由感官的重新

触摸、辨认和思考，由平面而立体，成为一个可以生生不息的能

量反应堆，拥有被继续言说下去的各种可能性。

但这样说又可能冒着故弄玄虚的风险，所以，有必要将谈

论移放到具体的文本和其语境当中。我将这本集子分成了三

个部分：“生命的丝线”，“记忆的步履”，“时间的底

片”，这是一种隐含着强迫症的“收集”，强迫自己在

这本书里面对和回答“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这个问

题，因此它们有了一个整齐的地域背景——出生

地。如前所言，我的出生地并不是一个令人恋恋不

舍和适宜抒情的地方，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后悔离开

它，但是，在那里我作为一个生命个体被塑就成形，

这却是生命里除了生死不可能再大的事件。风沙与

烈日，干旱与荒凉，闭塞与枯寂……这个被沙漠与戈

壁围绕的世界、这个由五湖四海的异乡人构成的国

度看起来能够给予人的是那么少而单调，实际上却

令我感到阔大、丰饶与无垠，似乎它以它的少猛烈刺

激了我的感知力和想象力，因此使我能够一再从中

捕获新的力量和象征。将之喻为“能量反应堆”丝毫

不为过，因为每一次回望之后我都会发生新的裂变，

然后再回去，再从中抽取新的能量进而产生新的裂变，如此往

复循环，便促成了我一次次的精神之旅。但这种“返乡”又取消

了留恋、取消了甜腻的粉饰、温婉的抒情、无骨的伤怀，以及魂

系故里的自我陶醉。出生地于我而言，是和整个世界同样的严

酷与丰繁，区别在于是它，而非别处成为我记忆的矿脉和意志

的反应堆。书中放在首篇的《我不知道我是谁》摊开了那些来

自出生地的焦虑与困惑，它们从时间的各个角落向我逼近，逼

得我不得不甩开沉默，站起来大声并耐心地表达。那么其余诸

篇，都是注入这篇主体的支流与源泉，它们共同供养着一个主

体，共同成为这个主体的一部分，共同在我心里秘密而汹涌地

流动着。

写法上其实取决于认知，对人、事件或者世界，是认知的幅

度与力度暗中左右着选材与裁剪，控制着节奏，或者保有一种

一以贯之的腔调。比如在“记忆的步履”一辑里，当现实与过去

同时出现在文本里，作为叙述者的两个“我”始终在文本的行进

中进行着互望与交流，我必须全神贯注时刻小心，才能使之自

然又动人。事实上，两个“我”时而交替出现，时而互相融入不

分彼此，许多时刻又是“她们”自己决定的，已经无须我出面干

涉，这是文本中最结实的章节，无从破坏和割裂。“时间的底片”

采用了特殊处理，因为它们属于生命中最清澈的源泉，它们最

年轻最纯粹，又离得最远，所以必然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擦去蒙

在它们身上的灰尘，恢复它们的活力和野生的性情，使它们看

上去如同眼前的现场一般灵活逼真。

无论如何，出生地还在秘密生长，如同息壤，随着我的回望

一再四向扩张。关于出生地的书写也仍会继续，只是现在还无

法确定它们会是什么样，因为回望带着不可预料的偶然性与随

机性，它们在任何一次跳动中的转向和高度都可能影响我对出

生地的书写角度，都可能使出生地产生出新的结构，为出生地

创造出新的气象。此时此刻，我仿佛看到，在出生地，一座座由

回望搭建起的记忆宫殿，它们朴素而大气，像古代的城郭一样，

分布在辽阔的沙漠与戈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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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专栏

读阿舍的散文《我不知道我是谁》，读得我心绪

不宁。她敏锐、细腻而执拗的笔触，搅动了沉睡在

我内心深处的许多疑问：“我是谁？”“来自哪里？”

“去向何方？”这些看似平常的形而下之问，实际是

终极的追问，带着浓郁的形而上色彩。由此，我再

也无法只把阿舍的散文，当作一般意义上的童年记

忆，或者思乡情绪。我注意到，她的散文之中，有

一种远远高于一般书写的价值，这种价值，与其说

是美学的，不如说是精神学的、灵魂学的，其所包

含的“美”，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形式和文学修

辞。那些带着本质的追问指向了高远的天际、苍茫

的过去和悠远的未来，也指向了个人的内心深处，

乃至血脉之中。读着读着，我仿佛听到了许多嘈杂

的声响，不同血缘的碰撞，不同民族的争辩，不同

信仰的对话，从遥远的南疆，穿越河西走廊，扑向

东来。

整部散文集，只有一个主人公，也就是叙事

者，一位女子——“我”。她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农二师三十二团，那是一个汉语的世界。她只会

说汉语，尽管她有着维吾尔族的血缘，但却不会说

维吾尔语。她的维吾尔族母亲跟她也只说汉语，因

此，她以为她的母语就是汉语。直到有一天，她突

然听到母亲与维吾尔族同胞说着维吾尔语，那种特

殊的声带振动的方式、舌头颤动的方式、嘴唇发音

的方式，使她感到陌生而新奇。她想不明白，为什

么母亲不说维吾尔语而是汉语。当她在高考前将身

份改成“维吾尔族”的时候，她突然产生了一种焦

虑感，她害怕“差异性”，她渴望“同质性”，她怕

她所居住的城市将她排斥在外。可是，当她以维吾

尔族身份进入大学的时候，恰恰相反，她又渴望

“差异性”，但同学们却要将她视为相同的类别，说

“你不是维吾尔族，你说汉语，你就是汉族”，她被

归入了“同质性”。这种身份的错位，使叙述者

“我”焦虑不安，心神不宁。

更有甚者，祖籍湖南的父亲突然宣布，自己不

是汉族，而是侗族，并拿出了政府刚刚颁发的身份

证明。四分之一汉族，四分之一维吾尔族，二分之

一侗族，族别由汉族改成了维吾尔族，父亲又试图

让她改回侗族。大学毕业之后，她嫁给了一位回族

男人。于是，她越发地不知道自己是谁，她的儿子

的血缘也更为复杂。这种含混带来的焦虑，左右着

她的情绪、情感、观念，乃至思想。无论是小学、

中学时期还是大学时代，还是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和

婚姻的殿堂，她不停地追问：我是谁？我的血管里

流淌的是什么血？她一直被这些问题折磨着。只有

一点十分清楚，她从小就说汉语，她用汉语思维。

因此，直到有一天，她开始写作，用汉语写

作，用母语写作，她突然找到了逃离身份之战的途

径，同时也寻找到了一种整合身份碎裂的方法：“我

要去往一个能够将我整合为一的地方。在那里，那

些四分五裂的身份可以像水中的月亮，被石子击碎

而后恢复完整与平静；能像得到治疗的伤口日渐愈

合；能像一部词典，收拢那些漂泊不息的词语。写

作生涯就这么开始了。”

一种语言的词汇的意义、使用方法、排列顺

序、结构形式，这样一种完整的力量，拯救了她，

将一种杂乱无章的身份感，整合成为一种完美的统

一体。于是，这个“她”重新找到了一种完整的自

我及其观念：“作为人的我们，不管拥有任何血缘，

不管属于何种人种，本性之中便含有突生变异的双

重性或者多重性。许多时候，我们自信地将此称为

人的可能性，并以拓宽自身的可能性而着迷骄傲，

因为它显现了人的丰富性和伟大的创造力。”

“这种多重性便是人的同一性了。因为即使身为

一个维吾尔族人、侗族人、汉族人、穆斯林，我也

会跟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不一样，因为人生来就是

独异的，因为在差异性的深层结构中，正是同一性

造就了理想、梦、欲望、罪与恶、善与美——在人

类心中的标尺与远景。而人的多重性便是同一性的

一个显现，人正是在自身的多重性里，构成生而为

人的同一性的某一个层面。”

读到这里，我内心有一种释然和安心。我为这

个叙事者“我”，或者“她”，或者阿舍，感到欣

慰。在“写作”中，在“母语”中，竟然也能安顿

我们的心、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不同的身

份、信仰和声音，能在母语中团聚。

读到这里，我一扫第一次读阿舍自选散文集的印

象，一个从新疆走出来的“汉族女孩”的童年回忆，对

戈壁滩生活的回忆和眷恋。这时候我才发现，当眷恋

没有根基的时候，眷恋也仅仅成为眷恋而已。当眷恋

的另一头牵扯着血脉和灵魂的时候，眷恋已经不仅仅

是眷恋了。这样，《小石桥记》《1989年的火车》《火之

吻》《一日之界》《风吹过》，全部都被《我不知道我是

谁》激活了，仿佛被神灵吹入了仙气一般地复活了。

我曾经建议，这本散文集的名字叫《出疆记》，或

者叫《系在戈壁滩上的魂》或者《塔里木河上的精灵》，

而阿舍坚持要用《我不知道我是谁》做标题。现在看

来，她是对的，我那种标题的取法实在平庸。

最后当然是祝福，祝福阿舍的写作之路顺利，

祝福写作真的能够成为拯救。

在母语的故乡里团聚 ■张 柠

“5·12”大地震发生后不久，我带领一支文艺

创作队伍走进了汶川，去采访抗震救灾的部队。当

我们乘坐的直升机降落在一片开阔地，举目四望，

只见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烟雾四起，汶川仿佛仍

陷在大地震的恐惧中，深深地、惊悚地颤抖着。从

那时候起，一个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地

走进了我们的视野，这就是羌族。不仅羌族是这次

大地震首当其冲的受难者，有众多无辜的民众血洒

山河；与我们采访返程时处于同一空域与气象条件

下的，执行救援任务中坠毁的我军直升机机长邱光

华，也是一位英雄的羌族兄弟。

来去匆匆而又满怀悲痛的我，在一定程度上了

解了从远古绵延而来，被岷山水环抱的民族，但我

并没有对羌族拥有更深的解读，她对于我依然是个

谜一样的存在。多年后的今天，当我读到羌族诗人

羊子的诗集《祖先照亮我的脸》，如同有一种记忆

被唤醒，有一种断裂被接续。我试图从诗人用一

首首作品铺成的精神通道中，去寻找某种我似乎

说不清的，却意欲使之澄澈的那个世界。我随着

诗人思维的深化与激情的抒发，深入到羌民族的

历史、生活、灵魂深处，达到诗人诗意、情感、

思辨的高处，去感受羊子所富于的诗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欣赏其作为诗人独具的才华和诗情。这

自然要感谢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组织的“中国少数

民族文学之星”的评选，让这位早已成就斐然的优

秀诗人，站在一片更加令人瞩目的文学或诗歌的高

地上。

我与羊子并不熟悉，只是在改稿会上初次谋

面，而会议议程安排紧凑，我只是对其诗集发表一

点浅见，而未有与其进行深入交谈的机会。我只是

从他的 《祖先照亮我的脸》 中，读到诗歌中的羊

子，而不是生活中的羊子。我在读这本诗集时，往

往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来，想象这个我还非常陌生的

羊子，是怎样的一位诗人；想象他的每一首诗，甚

至是每一句诗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在怎样的情境下

写成的。作品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阅读自然

使读者与作者通过作品建立起了最好的联系，我自

然也是通过这本诗集了解羊子的诗歌世界的。羊子

与我加了微信之后，给我发来了一些关于他诗歌的

链接，使我惊异地了解到，在这部诗集之前，他已

经洋洋洒洒地出版了8部诗集。作为偏居一方的诗

人，羊子显然在诗的王国中跋涉了相当长的时日，

且收获惹眼。从我读到的他的诗作，以及诗评家对

他的评论看，他的诗既是高产的，也是高质的，因

此他从众多的诗人中脱颖而出，崭露头角，不足为

奇，他已然是一位相当成熟的诗人了。

《祖先照亮我的脸》只是羊子众多诗集中最新

推出的一本。我们从他的诗作中，可以看到一个静

观默察的羊子，一个沉思冥想的羊子，一个始终与

诗同在的羊子。他是西部之子，是苍茫巍峨的岷

山、奔流不息的岷江孕育了他、长成了他。他的诗

作如同岷山一样高耸，如同岷江一样悠长，给人以

回味无尽的余韵。他的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就是“族群”，这或许表明他思考的起点就是他的

族群，他审视世界的角度与抒情的依托和归宿也是

他的族群。如：“源头营盘山是岷江大峡谷，第一

块升起炊烟的文明的母地，弥漫性灵，智慧和族群

的歌舞，打水的陶罐，狩猎的弓箭和手棒，挂在胸

前凝聚方向的玉珮，吆喝石锛石斧走进土壤，锁鱼

网线在手中，起落有韵，火光，火光，熊熊的火

光，生长在漆黑的天空之下，烛照西南河山，一片

通红。”（《岷江的高度》）他或许充分意识到了自

己的身份与角色，即他潜意识中把自己当作这个民

族精神文化的最优秀者，因此有一种发生于内心深

处的自觉与担当，也就是说既要为这个他所属的民

族代言，成为这个族群在现代世界的杰出书写者，

也要尝试将这个族群推向某种哲学的、精神的、诗

意的高度。我想，一定有一种力量强劲地驱使着他

前进，让他停不下来。

当然，羊子诗作涉及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与

族群相关的祖国、家园、人生、理想、信念等，都

是他观察思考的重要方面，并且进行着富于诗情的

抒写和真诚歌咏，在字里行间散发出赤子般的至爱

与赤诚。譬如汶川大地震给他的内心留下了挥之不

去的永恒伤痛，这情感之觞也成为他凤凰涅槃式歌

唱的一个经常性的主题，听起来既沉重又慷慨，

如：“缺氧的大地和心灵早已满脸青紫”（《活着真

好》）。“扶正生活的节拍，前进的步伐，汶川以大

禹故里的身躯，古羌乐土，熊猫家园的形象，用华

夏民族真爱擦去周身的血泪。”（《从废墟中站起

来》）他的一双眼睛、一颗灵魂似乎时刻在历史与

现实的一个个坐标上凝视与聚焦，并且在给眼中的

人物与事物定位之后，进行深耕细作式的开垦。继

而反映出诗人内心的执著深沉与所追求的不平常的

表达。力求出新出奇的结果，使羊子的诗作充满了

艺术张力，总给人以刚健奇崛的感觉，也从而有力

地刷新了人们对于历史、生活、物象的原有印象，

引领读者随其一同飞升，真正达到诗意遍布的审美

境界。

羊子的诗是现代的，也是具有古典意味的。有

的诗作颇具少数民族史诗书写的味道，大气磅礴，

深邃厚重，如：“向空啸啸，向空驰骋，夜的战马

在族群的子夜，踏破生命中的每一片宁静，寻找一

个时代的战场。”同时也有偶感式的小诗，清新隽

永，自在灵动，如：“岷江的枝头上，羌寨一朵一

朵散出幽香，莎朗点燃山歌，火塘沸腾咂酒，我的

心，我的心扔掉思念，跟上枇杷追随樱桃，杏子牵

出李子，核桃挽住枣子的手。”(《时间的聚光灯撤

掉》)这都从多个侧面体现出羊子诗歌创作的不同风

格与追求。诗意满满的羊子一定会在这条道路上继

续前行，并且会让文学之星的星光更加灿烂，我们

期待着。

同岷山高 如岷江长 ■汪守德


